
选择与尊重
秦 湖

! ! ! !有一次，一位女政
治家应邀参加首尔“六
三”大厦举行的“支援麻
风病人之夜”活动。作为
一位重要人物，现场聚
集了不少的记者和媒体，很多长枪短炮都把
焦点对准了她。她微笑着走到孩子们中间，亲
切地和孩子们一一握手。
这时候，一位工作人员忍不住走到她的

身旁，小声地对她说：“您应该面对摄像机镜
头，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宣传和报道。”原来，这位女政治
家与孩子们握手的时候，是背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她听
了，断然反问工作人员说：“我们在慰问别人的时候，是应
该看着对方的眼睛呢，还是应该看摄像机的镜头？”这位工
作人员顿时羞愧至极，不好意思地退到旁边去了。

后来，媒体称她不做作秀的政治，是一个真正漂亮的
政治家。对此，广大国民也积极响应，对她表示了由衷的敬
意和支持。在不久前举行的韩国第 !"届总统选举中，她成
功当选为韩国新总统，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她，就
是朴槿惠！事实上，尊重他人，既是一种高尚的品德，又是

一个人内在修养的良好表
现。是否懂得尊重他人，充分
反映了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
道德修养。常言道：送花的
人周围都是鲜花，种刺的人
身边都是荆棘。就让我们每
一个人都去先尊重别人吧！
因为，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
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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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昌基 孙洁

! ! ! !“俞老师，您好！在母校
大同中学一百年校庆不久，
我们 !"级初中一班的同学
最近搞了一次聚会，随信发
一张合影给您。您看看还认
得出二三十年没见面的老学生么？我们相约
春节去看您！您有空吗……我从大同中学读
书到复旦大学读书教书近三十年，谢谢老师
的一路关怀和勉励！孙洁 上”
“孙洁：你好！你的邮件让我这个退休

教师像打了鸡血一样，亢
奋得很！我把你发来的集
体照贴在了电脑的桌面
上，不时看看忆忆。我认
得出当年的‘女状元’等

好多人……我的语文课代表今天已经是文
汇报的资深记者了，她曾经采访过我，还在
‘教育园地’发了稿。哦，听说你们中还有律
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筹建上海 #$赛
车场的总指挥、把厂开到柬埔寨的民营企

业家、搞 %&的‘杜拉拉’、企业老总
的培训师，甚至还有外籍的来沪投
资商、美国的心理咨询师……呵呵，
你们真是风华正茂、精彩纷呈
啊———这不就给我戴上了‘桃李满
天下’的桂冠了吗？我举双手欢迎你
们来草舍小聚！俞”
“俞老师好！昨天把您的回信跟

大家 '了，大家都惊叹您居然记得
住这么多同学，真的感到很温暖！我
们初步商定在春节去您家登门拜
访，现在已经有八位同学报名啦！分
别这么多年来，小陆经常会向同学
们通报您的文章。您是我们最难忘
最感念的那位老师！孙洁 上”
“孙洁：哈哈，想当年我在大同

中学几乎每个月要在你们班上一两
次公开课，你们是我和语文组教改
的‘试验田’：我是勤拙的农夫，你们
是茁壮的禾苗。那时还没兴‘应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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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确实不知道他就是
罗洛，只知道他叫罗泽浦，
我跟着大家叫他老罗。可
是我知道他的爱人叫杨友
梅，而且很熟悉，因为她是
我们文学老师。当时她在
《青海湖》编辑部工作，编
发过我的散文。但是我没
见过编辑部的人，包括杨
友梅。那个年代，稿子写好
后装进信封，剪去一个角，
写上“稿件”二字，
可以免费寄往全
国各地的报刊。编
辑部对每篇来稿
必有复信，不管刊
登与否，且落款不
留编辑个人名字。
$()"年，我加入了
青海省作家协会
不久，参加了青海
省文联在西宁召
开的一次座谈会，
才看到了包括杨
友梅在内的《青海
湖》几位编辑。杨
友梅是一位很安
静的女性，座谈会
开始前她不受任何干扰地
埋头写着什么，只是冲着
我点了点头，表示打了个
招呼，又继续忙她的了。这
种看似轻淡、静怡的状态
却给我留下了十足的分
量。我就这样认识了杨友
梅。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
有人告诉我杨友梅原来是
《萌芽》的编辑，下放到了
青海。

我真正和杨友梅接
触多起来，是在她调到青
海人民出版社，当时我已
经调到北京总后勤部宣
传部。我认识罗洛也是在
这时候。她编辑出版了一
本《蜜蜂赋》散文集，选用
了我的两篇散文《雪原采

春》《沙漠里的海》。不久，杨
友梅在我重返高原途经西宁
时，她主动提出要给我出一
本散文集。说实在的，出版一
本自己的作品集这是早就埋
藏在我心底的渴愿。

这时我想到了一件往
事。$()"年，我把我发表在
《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
《青海湖》等报刊的散文，约
$* 万多字，贯题《青藏线

上》，寄往人民文学出
版社上海分社，这是
我第一次出书。编辑
部收到书稿即刻回信
告诉我，留用。可想而
知，对一个在遥远边
疆的汽车兵而言，这
是多么激荡人心的消
息。不幸的是很快燃
烧起来的“文化大革
命”的烈火扑灭了我
的美好心愿。书稿搁
浅在出版社一放就是
$*年，生死未卜。现
在杨友梅提出给我出
书，我就自然而然地
想到了这部书稿。我

便给上海写信询问此事。说
实在的，我基本上没
抱什么希望，$* 年
中连众多的出版社
都被砸烂了，一个无
名作者的书稿还能
幸免吗？但是那部书稿都是
我从报刊上剪贴下来的样
稿，好些只有一件。我只是写
信碰碰运气。我万万没有想
到的是，出版社很快就退回
了书稿，并附一封信，说明他
们的出版业务已经停止，何
日恢复尚难确定，对我表示
歉意。上海给我带来的一次
次感动至今萦回心头。
我给杨友梅讲了《青藏

线上》的不平凡命运，意思是
探问她可否以此为基础出版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对作者
要求苛刻的杨友梅，明确地
告诉我，这本书所有的作品
必须是原创，发表过的一篇
也不收入。这样我就要调动
我的高原生活积累，在北京
创作大约 +*万字的散文。罗
泽浦就是在这时候走进我的
视野。他在中科院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工作，来北京出
差的机会比较多。为了及时
掌握了解我写作的进程以及
出手作品的质量，她让罗泽
浦出差来北京时，带回西宁

一部分我写出来的
散文。她读后提出修
正意见，再让老罗出
差时顺便捎给我。这
本书的稿子我大约

写了半年多，分三四次让老
罗捎到西宁，然后他又带着
杨友梅的意见捎回北京让我
修正。每次老罗一到北京，总
是提前给我打电话，站在我
们单位所在地的万寿路地铁
口和我接头，交换稿件。我估
摸了一下，我们这样的“接
头”不少于七八次。老罗是一
位很质朴很敦厚的人，言语
很少，办事格外认真。我多次
叫他进我们单位歇一歇喝口
水，他都笑笑婉拒了。

$(,-年 $$月，由杨友
梅责编的我的第一本作品集
《珍珠集》，在青海人民出版
社出版。书中的那篇散文《夜
明星》，$(,! 年 . 月被人民
教育出版社选入初中语文课
本第三册。我知道罗泽浦就
是著名诗人罗洛，是在给他
平反后调回上海担任了上海
作协领导，这时杨友梅也调
到《收获》杂志社工作。许多
人通过《夜明星》知道了我的
名字，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罗
洛和杨友梅为我的这本书和
这篇散文所付出的辛劳和智
慧。今天我写这篇短文，也是
告慰罗洛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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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书、读书都蛮轻松和谐的。可几年后我们都被卷入
应试的潮流喽，呜呼！上个月我又读了你去年寄来的散文
集《行走在消逝中》，很欣赏你的才华和人文积淀！最近，
我也在酝酿出书，题目暂定为《奔六奔七的岁月》，主要是
谈老年体悟。俞 ”
“俞老师：啊呀，您终于要出书啦，真是很期待呀！希

望早日读到！又有两位同学参加谢师团啦！热盼着聚会！
孙洁，上”
“孙洁：好呀，多多益善！对春节的师生会，我还有个

‘备课计划’呢———嘻嘻，出于教师的职业惯性吧。$/继续
我们当年的‘自由谈’，请每位同学简介自己的经历。+/我
让你们笔答七八道我很想了解的选择题和简答题，再稍
作交流；我送每人一件小纪念品。./我将接受同学们的‘每

人一问’。"/多拍几张靓照，定
格我们师生灿烂的笑颜。这堂
课，在我是‘重走青春路’，在你
们是‘再温少年梦’。给每位一
个‘熊抱’！俞老师”

木渎雨景
龚伟明

! ! ! !在苏州天平山山
麓下一家旅馆宿了一
夜。第二天一早，我们
去了木渎古镇。

木渎镇口，有渡
船。这时，天空布满阴云，雨丝开始飘落。有人坐船，我
情愿撑着伞走进去。我籍贯苏州，很多年前，曾和表弟
骑着自行车，到灵岩山和天平山一带游玩，还特意穿过
木渎。但那时年少，看事物浮光掠影，若说记忆，也就木
渎二字。所以，现在沿着河旁，望着高墙民宅，聆听雨
声，我努力用心穿越木渎古镇。
与江南其他古镇一样，木渎民居也依河而筑。在街

上行走，一边街铺，一边临河。不知不觉，两边都是铺子。
站在横向的小巷口，看巷子尽头，河流依旧。那些石阶，
连同一方闪耀的河面，让人有临水淘米洗衣的幻想。不
同的是，木渎多了一段典故。相传春秋末年，吴越纷争，
越国战败，献美女西施于吴王。吴王夫差为取悦西施，在
秀逸葱茏的灵岩山上建一座馆娃宫，筑一条响屟廊，“三
年聚材，五年乃成”，源源不断的木材终于堵塞了山下的
河流港渎，“积木塞渎”，木渎由此得名。这是导游介绍
的，扩音器里播的帝皇佳人的故事，在空间飘逝。
临街铺子，几乎家家出售苏州糕点和太湖螃蟹。太

湖螃蟹用细竹串联，放在油锅里氽熟了，阵阵飘香，只
只橙黄，一串串叠放在盆子里。进去的游客，出来的游
客，不乏边走边咀嚼的。这是木渎一景。
雨，时飘时歇。木渎居家平民多，几个规模相当大

的私家花园吸引着众多游客，亭院楼宇里有出售书画
的，出售古玩的。徜徉曲折幽深的园林小径，四周桂花
的香气，裹进了丝丝雨中，雨丝润了唇，就有点甜味。荷
花池里残荷枯叶，尚有一朵未谢的荷花亭亭玉立，格外
稀奇。传说乾隆六下江南，六次到木渎，御码头遗迹仍
在。皇帝与他的老师吟诗唱和，茶棋相娱的传说，听起
来亲和雅致。
木渎游船，一般都是船娘摇橹。一条条游船穿梭河

面，船娘的歌声和游客的笑声相互辉映。行至横穿木渎
街的小河桥旁，一条被雨水打湿了的小木船停靠在河
旁，点缀着静谧神秘的小桥流水人家，增添了木渎的韵
味。如今，江南地区公路四通八达，木船抑或成了木渎
的一个道具或一处布景？

我年少匆匆一过木渎，毫无记忆。这
次再来木渎，时飘时歇的雨丝，夹带花香
赋我灵气，落入树梢润我心田。岁月的磨
炼让我懂得珍惜，木渎的清雅已融入我的
人生况味。

姹紫嫣红春色满园 王白雪

苏纳戈
寡不敌众

（四字化学用语）
昨日谜面：败退急召飞将军
（三字地域合称）

谜底：北上广（注：北，败北；
广，汉代李广）

快乐的!步行巴士"

李红霞

! ! ! !去年赴英国伦敦度假，借宿大学留学生玛丽家。本打
算清早让玛丽带我感受一下伦敦宁静安详的美丽晨光，
可不巧的是，玛丽说要充当“步行巴士”司机。首次听说这
一名词，我有些愕然。
背起书包将要上学的约翰搭话：“步行巴士就是每天

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走路去学校，我今年已 $*岁了，可
以自己去上学，不再让妈妈给我当司机了。”说完自豪地
冲玛丽一呶嘴，昂首挺胸，大步跨出家门。

出于好奇，我征求玛丽意见，可否带我一起乘坐“步
行巴士”。玛丽爽快答应，不过要求我必须给孩子们充当
中文老师，我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穿上玛丽的备用荧光
背心，我俩出发。小
区门口，同样身着荧
光背心的六个孩子
已围着另一位“巴士
司机”等在那里。相
互打过招呼，另一位司机是学生家长，她站
队前，玛丽则站队尾，整队好便上路了。
我用仰慕的目光问：“你俩天天送呀？”

玛丽笑答：“不是，司机由孩子家长根据实
际情况自发组织，排好值班，轮流担负护送
孩子的责任。如遇急事，可找人替换。”原来如此。
一路上，玛丽不停给孩子们讲着注意事项、交通常

识，提醒孩子别挤、慢行、不要打闹。介绍过我这位中国朋
友，我便开始履行临时“司机”兼老师的职责，教孩子们学
简单的中文。第一次用英语解释中文，还真是新鲜。“你
好”、“谢谢”、“中国”、“长城”等简单的问候语、中国符号
式词语，孩子们学得很是认真。在伦敦街头以此种形式，
充当中英文化交流使者，心中颇为激动。
又有几名等在路上的孩子，加入“步行巴士”。我问玛

丽：“不是一个小区的孩子也可上车？”玛丽解释：“对，我
们是根据孩子住址决定巴士路线和队伍人数，然后约定
孩子加入巴士的时间和地点，到站接孩子上车。这样同校
同班、同年龄段同居住地的孩子便可一同上学。”路上，除
了临时学中文，孩子们还一起谈论着动画、游戏、学习等
感兴趣的话题，有说有笑，谈笑风生，很是快乐。偶尔玛丽
还会给孩子们解答各种问题，讲解生活常识，介绍一下路
过的名胜古迹、商场店铺。整个儿一个移动的“早间课
堂”，但相当有趣、有意义！
我不由感慨，如此快乐的“步行巴士”，不仅让孩子的

上学路有了监护和指导，还腾出了家长的时间，更重要的
是孩子们既锻炼身体，学着独立，又学到知识、交到朋友，
真是一举多得。真希望身边也能出现类似的“$$路车”
（歩行巴士），解放家长、快乐孩子。

香水有!毒"

李小彦

! ! ! !昨天，我带儿子外出。当
我们准备横跨一条马路时，
一辆宣传车播放着音乐缓缓
驶过。

儿子看了一眼宣传车，
有些紧张地对我说：“爸爸，
宣传车上的香水有毒，快闪
开！”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香水咋会有毒呢？”儿子
指着宣传车上的喷字广告
说：“你看，上面明明写着：某
牌香水市场占有率高，已辐
射大半个中国。老师曾经说
过，带辐射的东西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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